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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茂

很多人猜我是为爱憔悴。的
确，你看我这头乱得像鸡窝的头发，
枯黄的脸上驮着两个鸡蛋大的眼
袋，还有走路都带晃的疲惫劲儿，任
谁看了，都得脑补一出撕心裂肺的
情伤大戏。

是的，我承认，因为你，我深陷
在某种迷狂中，几乎每夜是狂乱的
夜。

每一个夜晚，时针指向11:00，
我就开始心神不宁，为迎接你的到
来做好各种准备。印象中你是很守
时的，很苛求安静的，所以我必须分
秒不差。11:30，四周必须一片漆黑
一片寂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恨不
得化身说一不二的指挥官，把左邻右
舍都变成我的军营，我一声令下，熄
灯号就把灯光和声音都摁停。我的
高压之下，四周寂静得只有秋虫的呢
喃，只有月下风中花影的摇曳。“拂墙
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样的意境
下，你有什么理由不来呢？

但你似乎在考验我是否虔诚。
有经验的人告诫我，对你既要在意，
又不能表现得太刻意。就像手捧沙
子，太用力和不用力都效果不好。于
是我双手合十，盘起双腿。同时，我
还要做到气沉丹田，凝神屏息——哦
不，不是屏息，而是要呼吸缓慢绵长，
心跳不能太快。得把气沉到肚子里，
呼吸要慢得像蜗牛爬，心跳要稳得像
钟摆，不能有半分急切。毫不夸张地
说，我这架势，就跟歌里唱的一样，

“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反复练习”。
盘腿打坐，心无挂碍。但我的

心总是为你挂碍。在我盘腿而坐的
当下，我一一复盘此前的准备工作，
像是战士临战前再次检查随身的武
器装备，生怕遗漏了一丁点，造成不
欢迎你的误会——

天刚擦黑，我就简单地吃了晚
饭。虽说胃口很好，鱼肉荤腥都爱，
甚至还想着喝二两烧酒，但也只能
简单地吃点五谷杂粮。觥筹交错、
吞云吐雾的酒局，我已能推就推，即
使被告诫“不喝酒，没朋友”，也不管

了。“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
少。”专家说了，我只能照办，否则惹
得你一不高兴放我鸽子了咋办？

餐后半小时，我准时出现在小区
的跑道上。尽管时有偷懒心理，但我
都能艰难克服。我必须营造一个你
喜欢的形象——喜爱运动，健康指标
正常得连一个箭头都没有。

我的手触摸到袜子，它温厚地
包裹着刚刚泡过的脚，那是刚用
40℃的水泡过的。至于睡衣的软
度、窗帘的厚度、被子的颜色、枕头
的高度，那更是精挑细选，反复调
试，半点不敢马虎。在这个时候，再
加上点若有若无的水流声或雨滴
声，就应该是锦上添花了……复盘
完毕，万事俱备，只等你来。于是，
我放心躺下——当然，躺姿也是马
虎不得的，得按你喜欢的样子来。

……
然而，“有约不来过夜半”，你就

是不来。
辗转反侧之际，我承认，对你的

情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也算
是由爱生恨吧。在睁着眼睛痛苦等
待的漫漫长夜里，你我之间的如烟
往事，你带给我的酸甜苦辣，过电影
般在我脑海里无序播放。我恶狠狠
地想，你怎么就那么高傲冷漠呢？

过去，有人曾悲观地抨击我们人类，
整天攻克这个难关，突破那个瓶颈，
却连健康的几个简易标准——吃得
下、睡得着、拉得出，都还难以企
及。为了达到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健
康标准，多少人一辈子孜孜以求，多
少科学界、医学界、哲学界的专家学
者为它们皓首穷经？现代科技日新
月异突飞猛进，说不定，吃喝拉撒睡
这几样，在AI时代都能像电灯那样，
装个开关，就能够自如调控了呢。
嘿嘿，到那时，你就乖乖地听话，召
之即来挥之即去吧。

就这样，我美美地想着，任思绪
在无边的暗夜里飘飞。飘啊飘，直
到忘记了我还在等你……

直到窗外的亮光告诉我，天亮
了。我睁开酸涩的眼，摸摸眼角有
眼屎，又摸摸更大了的眼袋——你
应该没来，但似乎又来过了。

舍友推门催我起床了。一看凌
乱的床上，像是小偷刚走的作案现
场，就一脸坏笑地问道：ta来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乱草样的
头发也跟着我乱点：来了。

其实我知道，那个ta跟我说的
ta压根就不一样。

我说的 ta，就是你啊——我的
可爱可恨的睡神！

■蔡培均

钱，这东西，最是世俗，可解世
间多数忧愁，照见人心冷暖。尤其
在借钱这件事，一借一还皆是人性
试金石。

随着时代变迁，如今借钱早已
悄悄变了味，债权人和欠债人姿态
常颠倒。有人借钱时坦然自若，还
钱时却百般拖延。有人借出时爽利
大方，讨债时反倒左右为难。

说到借钱，男人与女人的处理
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间接反映了
性别差异及处世分寸。

男人之间借钱，多是哥们义气
的亲近。借到钱是常态，一旦借不
到，被借的一方，多半会被看成“小
气”。这不仅是伤感情的面子问题，
更会影响此前积累的“名声”。

一旦传扬出去，不论前因后果，
不借钱的一方都易被片面地冠上

“不讲义气、不近人情”的标签。因
此，很多男人即使心里打鼓，最后还
是会打肿脸充胖子。而这借出时的

“大方爽利”，到了讨债时，却往往颇
多曲折。

一来二回，借出时还是掌握话
语权的“大爷”，讨债时却沦为矮一
辈的“孙子”。历经几次有去无回的
拉扯，多数男人不愿承认自己吃了
哑巴亏，而是美其名曰“那点钱就当
请客吃饭”。因而一些人的交情，越
走越近。一些人的哥们义气，消退
大半。

相比男性，女性之间发生借钱
的机会与场合较少。平日里的日
常分享就能维系彼此情谊。再加
上女性天生的敏感和持家本能，对
金钱更为谨慎，彼此间精打细算，
因而开口借钱与相互借出的概率，
较男性小。

而女性之间一旦借钱，也多本

着理性出发，态度极为谨慎。到了
讨债时，也比男性更敢于据理力争、
动真碰硬。但与男性不同，女性之
间一旦牵扯到借钱不还的问题，那
份情谊往往覆水难收，修复概率极
小。不像男人，几杯酒下肚，多能一
笑泯恩仇，就此翻篇。

至于异性之间的金钱往来，牵
扯情感、分寸等诸多因素，情况更为
复杂，在此不过多赘述。总之，还是
老祖宗说得好：“救急不救穷。”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除非涉及重
大变故或是危急时刻，否则在借钱
时，不妨先想清楚：这笔钱，是否能
接受“借出去就等于送出去”的可
能？能，再借。不能，便坦然拒绝。

毕竟钱重要，人心与体面同样
重要。而人性，很多时候终究经不
起考验。与其事后彼此难堪，不如
事前谨慎留有余地。这既是对金钱
的敬畏，也是对人情的珍惜。

■曾祉瑜

晨光熹微，漫步于“海滨邹鲁”泉州，我
决定去探访那座矗立于刺桐城北郊的“闽
海蓬莱第一山”——清源山。它古老而又
静谧，缄默地见证着岁月变迁，守望着一方
百姓。

山脚，树木簇拥着老君岩。相传，老
君是个老顽童。一日，他溜到人间云游泉
州清源山观景。突然，一个大火球朝人们
扑去，老君使出绝技与其打斗，却还是让
它逃之夭夭。老君便化身为一尊神像，镇
守在清源山脚下。人们便将此神像称为

“老君岩”。
近观老君，其苍髯飞动，面容含笑。左

手依膝，右手凭几，食指与小指微微前倾，
似能弹物。其背后便是青山，似一堵天然
的青黛屏障。老君巍然端坐，更显空山幽
谷，离绝尘世。其仙人之姿，历千年不褪，
是多么深邃飘逸！“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
化而登仙”，苏轼所言极是。

拾级而上，身旁的松树林，藏着丝丝恬
淡。入林后，林间高大挺拔的松树，早已历
经沧海桑田。而我，渺小得就如沧海之一
粟，却在如此广袤的桑田中生长。自然的
广袤是我无法想象的，但它那包罗万象的
博大胸襟，却令我心生敬畏。

此时，细雨霏霏。雨雾中的松树，枝干
交错参差，像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却比甲骨
文更具韵味、更有意境。树干里的年轮，一
圈一圈地往外扩，缝隙极小，历经百年沧
桑。它经历着它自己的变化，见证着这座
山从历史中走来，更见证着刺桐城从古至
今的变迁。世事沧桑，人间百味。清源山
的松林松涛，在时间长河中留下它的千年
之轮。

古老的松树下，看风把叶吹落，雨将
叶打湿。或许，这风雨中的松树，此刻正
在抵抗着重重磨难。雨后，它所承载的重
量，也将随之而去。阳光总在风雨后，人
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历经风霜雨雪，却
百折不挠。

继续登顶，可见弘一法师的舍利塔。
这座塔，静默地立在山间，为泉州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平添一缕厚重。弘一法师将人
生中最后的时光，留给了泉州，亦留下法师
一生的传奇。往山下俯瞰，所见是现代“东
亚文化之都”泉州城。无数房屋鳞次栉比，
近处红砖碧瓦与远处的高楼大厦遥相呼
应，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繁华如是。

出山，只见夕阳西下，落日余晖。虽无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般
意境，却有独属清源山“半城烟火半城仙”
的繁华与从容。

山，仍是此山。城，已今非昔比。雨
后，山腰之上，层峦之中，烟波浩渺，皆染青
黛。四时的清源山，如将军出征，似美人侧
卧；如脱兔腾跃，若雄狮酣睡。如此胜境，
山不自知，人却已醉。

狂乱的夜 “醉”是清源山

借钱见人心

（视觉中国）


